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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孝寺六祖慧能迹址考析
*

林有能

［提 要］岭南古刹、名刹光孝寺，乃六祖慧能剃度受戒、闻经弘法之所，寺内存其迹址甚多。本

文择其风幡堂、菩提树、戒坛、瘗发塔、洗钵泉等试作考释，以期厘清各处的历史真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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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孝寺乃岭南古刹、名刹，“先有光孝，后有羊城”说彰显了该寺的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。

光孝寺原是南越王赵佗玄孙赵健德之旧宅。三国时吴国名士虞翻谪居于此，因院里种植诃子
树，时人称为诃林，又叫虞苑。虞翻死后，其后人舍宅为寺，称制止寺。东晋隆安年间 ( 397 ～
401) ，罽宾国三藏法师昙摩耶舍云游此地，建大殿五间，奉旨译经，更名为王苑朝延寺，又称
王园寺。唐贞观十九年 ( 645) 易名为乾明法性寺，会昌五年 ( 845) 改名西云道宫，大中十三
年 ( 859) 复名乾明法性寺。宋崇宁三年 ( 1104) 称万寿禅寺，绍兴七年 ( 1137) 改名为报恩广
孝禅寺，绍兴二十一年 ( 1151) 又把“广”字改为“光”字，自此，光孝寺之名沿用迄今。

六祖慧能与光孝寺之缘，敦煌本和慧昕本《坛经》未见有载，而曹溪原本 ( 契嵩本) 和宗
宝本《坛经》以及其他禅宗文献则多有述说。据各种文献，六祖慧能于唐仪凤元年 ( 676) 正月
八日抵光孝寺，至翌年二月八日离开，寓寺约一年。时间虽短，却于六祖、光孝两者相得益彰。

首先，光孝寺是慧能剃度受戒、正式成为佛家弟子之处。这将在下文“瘗发塔”条详述。

其次，光孝寺是六祖慧能学习佛经和讨论佛法的地方。这一点似为人们所忽略，因为以往的
研究大多只注意到六祖慧能的 “风幡之辨”。其实，六祖慧能在光孝寺认真聆听印宗法师讲解
《涅槃经》。唐咸亨元年 ( 670 ) ，印宗法师抵京城长安，唐高宗曾诏他入大敬爱寺却辞请不赴，

后到湖北黄梅师从五祖弘忍，但不久又辞别黄梅五祖，到羊城主法性寺讲席，有 《心要集》传
世。①慧能初来乍到，恰遇印宗讲解《涅槃经》而得以聆听。所以，王维的《六祖能禅师碑铭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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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直白地说: “南海有印宗法师，讲 《涅槃经》。禅师听于座下，因问大义，质以真乘。既不能
酬，翻以请益”。② 《曹溪大师传》也说: “于广州制旨寺，听印宗法师讲《涅槃经》。”③此外，慧
能在法性寺除了听印宗讲 《涅槃经》，还与印宗讨论、解释 《涅槃经》，尤其是其中的 “不二之
法”的意蕴:

宗曰: “何不论禅定解脱?”

谓曰: “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。佛性是不二之法。”

宗又问: “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?”

能曰: “法师讲《涅槃经》，经明见佛性，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 《涅槃经》高贵德
王菩萨白佛言: 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? 佛言: 善根有二，一者
常，二者无常，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，名之不二; 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
非不善，是名不二”。④

听了慧能的解释，印宗慨叹: “某甲讲经，犹如瓦砾。仁者论义，犹如真金。”⑤

第三，光孝寺是六祖慧能弘法的地方。慧能在光孝寺约一年，文献所见其行迹不多，主要是
在寺内菩提树下正式开演其南禅法门。《景德传灯录》和 《五灯会元》均说: “师具戒已，于此
树下开东山法门，宛如宿契”。⑥ 《曹溪大师传》曰: “于后能大师于此树下坐，为众人开东山法
门。”⑦ 《祖堂集》谓: “师果然于此树下演无上乘”。⑧赞宁 《慧能传》云: “至是能爰宅于兹，

果于树阴开东山法门”。⑨所谓“果然”、“果于”，旨证手植此树之印度法师 “后有肉身菩萨于树
下开演上乘”之谶。如 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》所言: “师至是祝发受戒，及与四众开示单传之
旨，一如昔谶”。⑩而诸本《坛经》，曹溪原本和宗宝本皆谓: “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”。瑏瑡

但慧能在光孝寺弘法的内容文献鲜有交待，惟王维的《六祖能禅师碑铭》有述及: “于是大
兴法雨，普洒客尘，乃教人以‘忍’曰: ‘忍者无生，方得无我。始成于初发心，以为教首。’

至于定无所入，慧无所依; 大身过于十方，本觉超于三世; 根尘不灭，非色灭空; 行愿无成，即

凡成圣; 举足下足，长在道场; 是心是情，同归性海; 商人告倦，自息化城; 穷子无疑，直开宝

藏。其有不植德本，难入顿门。妄系空花之狂，曾非慧日之咎。”也许是六祖在光孝寺的弘法，

让他“道德遍覆，名声普闻”。瑏瑢

概言之，光孝寺为六祖慧能成祖成佛、弘法利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，在六祖慧能一生
中，烙下深深的印记; 而六祖慧能的到来，也为光孝寺增光添彩，成为南禅三大祖庭之一。兹对
六祖在光孝寺之迹址考析如下。

风幡堂

光孝寺之风幡堂，为纪念六祖慧能“论辨风幡”而设，由唐印宗法师建。

关于六祖慧能在光孝寺 “论辨风幡”一事，文献多有记述，只是详略有异而已。《唐韶州今
华南寺慧能传》只“论风幡之语”瑏瑣一笔带过。曹溪原本和宗宝本 《坛经》均云: “至广州法性
寺，值印宗法师讲《涅槃经》。时有风吹幡动，一僧云: ‘风动’。一僧云: ‘幡动’。议论不已。

能进曰: ‘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’一众骇然。”瑏瑤 《景德传灯录》和 《五灯会元》所
记较《坛经》详细: “届南海，遇印宗法师于法性寺讲 《涅槃经》，师寓止廊庑间。暮夜风扬刹
幡，闻二僧对论，一云幡动，一云风动，往复酬答，未曾契理。师曰: ‘可容俗流辄预高论否?

直以风幡非动，动自心耳。’印宗窃聆此语，竦然异之。翌日邀师入室，征风幡之义，师具以理

011



告。”瑏瑥 《祖堂集》所记则令人寻味: “至仪凤元年正月八日，南海县制旨寺遇印宗。印宗出寺迎
接，归寺里安下。……有一日，正讲经，风雨猛动，见其幡动，法师问众: ‘风动也? 幡动也?’

一个云风动，一个云幡动，各自相争，就讲主证明。讲主断不得，却请行者断。行者云: ‘不是
风动，不是幡动。’讲主云: ‘是什么物动?’行者云: ‘仁者自心动。’”瑏瑦这段文字异于其他文献
所记之处，一是印宗得知慧能到来，便出门迎接，并周致安排。如所记属实，则慧能的六祖身份
或早已为人知、名声在外了，才会初来乍到便有如此的礼遇。二是印宗法师在讲经时遇风幡之辨
而不能断，则请教慧能，并非是 “窃聆”慧能语后才请教。述此事最详者，当为 《曹溪大师
传》: “( 印宗) 法师每劝门人商量论义。时嘱正月十五日悬幡。诸人夜论幡义。法师廊下隔壁而
听。初论幡者: ‘幡是无情，因风而动’。第二人难言: ‘风幡俱是无情，如何得动?’第三人:
‘因缘和合故动。’第四人言: ‘幡不动，风自动耳’。众人争论，喧喧不止。能大师高声止诸人
曰: ‘幡无如余种动，所言动者，人者心自动耳’。印宗法师闻已，至明日讲次，欲毕，问大众
曰: ‘昨夜某房论义，在后者是谁? 此人必禀承好师匠’。中有同房人云: ‘是新州卢行者’。法
师云: ‘请行者过房’。能遂过房。”瑏瑧据此可知， ( 1 ) 印宗法师经常要门人讨论佛法义理，所以
参加“风幡之议”非仅二人，而是多人，属集体讨论; ( 2) 时值正月十五元宵节，因而悬挂佛
幡，其他日子可能不一定悬挂; ( 3) 慧能已在光孝寺与众人住在一起参与讨论。

关于风幡堂的建置，寺志谓“风幡堂三间，今在东廊外白莲池水亭后”，并详曰:

按风幡堂旧有阁，供睡佛于阁上，旧志但纪风幡堂为唐法师印宗建，睡佛阁为唐神
龙间建，而建置内载“明万历二十一年，睡佛阁被据作馆，僧通煦等赎回修复等语”。

今查寺内旧碑，僧通煦等所修乃风幡阁，题名记与旧志合参，则睡佛风幡同为一阁无
疑，今仍称堂者从今置也。

唐仪凤元年印宗法师为六祖立。

旧志称印宗法师建者非是，盍当时原有此堂，因六祖论风幡义为印宗所契悟，既为
六祖薙发受具，遂以名堂，并非创建也。事应纪实，故易其文。瑏瑨

而《光孝寺志·古迹志》亦云: “六祖……至广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师讲 《涅槃经》，偶风
吹幡动，一僧曰: ‘风动’，一僧曰: ‘幡动’，六祖曰: ‘风幡非动，乃仁者心动。’满座惊异
……风幡堂由此名焉。”瑏瑩

风幡堂屡有兴废，至清顺治六年 ( 1649) ，天然函昰住持光孝，修葺殿堂，因有 《复风幡旧
址》诗云: “梦断风幡不可寻，虚堂犹见古人心。一池春水临高阁，十亩荒烟想故林。人事暗流
芳草尽，道情偏共乱云深。月明此地知何限，薄影横窗曾几吟。”瑐瑠并书“风幡堂”匾额。

风幡堂因六祖慧能辨义而置，为各界崇仰之地，故历代高僧及骚人墨客多有诗词唱颂。天然
函昰法嗣今释禅师 ( 澹归金堡) 《遍行堂集》中的《风幡堂》、屈大均《翁山诗外》中的 《夕向
诃林承二三禅人留风幡堂即事赋赠得风字》、杭世骏的 《风幡堂》、史善长 《味根山房诗钞》中
的《风幡堂》、邱德先的 《风幡堂》、张维屏 《张南山诗集·珠江集》中的 《风幡堂》、叶官桃
《蒨士诗稿》中的《风幡堂》等，均对风幡堂有所记述。瑐瑡

菩提树

“菩提” ( 梵语 bodhi) 意为“觉悟”，菩提树，梵语原名为“毕钵罗树” ( Pippala) ，因佛陀
释迦牟尼在树下悟道，而名为菩提树 ( 梵语 bodhivrksa) ，乃佛教之圣树，寺庙中多有种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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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孝寺的菩提树则与众不同，它于中国禅宗别有意义。首先，六祖慧能是在光孝寺菩提树下
剃度的。在此之前，慧能虽贵为第六代祖师，但仍是行者，树下薙发后，才成为完全意义上的释
子和祖师。关于此事，曹溪原本和宗宝本《坛经》皆云: “印宗闻说，欢喜合掌言: ‘某甲讲经，

犹如瓦砾。仁者论义，犹如真金。’于是为能剃发。”瑐瑢法海 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》载: “印宗悟
契师旨。是月十五日，普会四众，为师薙发。”瑐瑣 《景德传灯录》和 《五灯会元》则谓印宗法师
“至正月十五日，会诸名德，为之剃发”。瑐瑤 《祖堂集》也说 “正月十五日，为行者剃头”。瑐瑥 《唐
韶州今华南寺慧能传》所记没有具体日期: “印宗……乃为其削椎髻于法性寺。”瑐瑦 《曹溪大师
传》则在具体日期上有出入: “仪凤元年正月十七日，印宗与能大师剃发落。”瑐瑧乾隆 《光孝寺
志》亦载: “高宗仪凤元年六祖慧能薙发菩提树下。”瑐瑨其次，如上文所述，六祖慧能正式公开在
光孝寺菩提树下开演东山法门。现在要回答者有二: 第一，光孝寺菩提树为谁所植? 第二，今光
孝寺的菩提树是否还是当年六祖薙发时之树?

关于第一个问题，文献所记有两种说法。一是认为印度僧人智药三藏于南北朝时期从印度携
来菩提树苗栽于光孝寺戒坛旁。法海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》云: “梁天监元年智药三藏自西竺国
航海而来，将彼土菩提树一株植此坛畔，亦预志曰: ‘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
乘，度无量众，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。’师至是祝发受戒，及与四众开示单传之旨，一如昔谶。

梁天监元年壬午岁，至唐仪凤元年丙子，得一百七十五年。”瑐瑩唐法性寺住持法才的 《瘗发塔记》

亦谓: “梁天监元年，又有梵僧智药三藏航海而至，自西竺持来菩提树一株，植于戒坛前。立碑
云: 吾过后一百七十年，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，度无量众，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。”瑑瑠

《曹溪通志》曰: “梁天监初，西域智药三藏航海而来，初登五羊，至法性寺，以所携菩提树一
株植于宋求那跋陀罗三藏所建戒坛之前，谶曰: 吾后一百六十年，当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大

乘，度人无量。”瑑瑡

而《光孝寺志》不但记载了智药三藏栽种菩提树情况，还记述了此树的分植他处、树的药
用价值、后人对此树的护理、名人题额等:

梁武帝天监元年，梵僧智药三藏自西竺国持菩提树一株航海而来，植于坛前，预志
曰: “吾过后一百七十年，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，度无量众。”至唐仪凤元年
丙子，得一百七十五年，六祖至此祝发，果符斯语。

考树自梁天监至今阅一千二百余载，根株茂盛，枝叶鲜浓，与榕相类而实不同。其
叶可疗时疫，故人多采择，浸以成纱，俨同冰绡，叶杪必有尾。其自此分植他处者，肇
庆、德庆亦有之，亦可沤纱，但无尾不全，以此验之，百不失一。今寺僧皆知宝 ( 保)

护树根，以石围砌，屡有修整。
……
( “锡类传灯”一匾) 国朝榷关使者沈阳唐公讳英书也，唐公又有联曰:

六祖台空妙法真诠一派无语言文字
菩提树古匾风圆月千年有根柢春秋瑑瑢

《光孝寺志》“西来井”条还记智药除手植菩提树外，还卓锡引泉以浇树: “相传智药三藏卓
锡得泉，用以溉菩提树，且曰: ‘此乃灵源，与吾西天宝林不异。’后人因名西来”。瑑瑣清人檀萃游
历黔、湘、粤各地，将所见所闻辑为 《楚庭稗珠录》，其中记光孝菩提树曰: “其菩提树植自梁
天监元年。后六祖祝发其下。树本不大，而高罩繁阴，寺僧干其叶，薄如罗纹，装为小册以赠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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辈，亦媒金之妙囮也。”瑑瑤

在不少硕学鸿儒之笔下，也直言此树乃智药手植。屈大均在《翁山诗外》中，有 《菩提坛》

长诗一首，其中有“菩提有灵树，植自萧梁前。智药所移根，航海来炎天”诸句; 瑑瑥其 《广东新
语》中也有《菩提》云: “诃林有菩提树，萧梁时，智药三藏自西竺持来，今历千余年矣。”瑑瑦被
誉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梁佩兰在 《六莹堂集》收有 《菩提树歌》曰: “西方树，南方佛。佛未
生，树生毕。胡僧智药初种时，千百年事先已知。圣人俗身本獦獠，一旦头毛铁刀扫”。瑑瑧曾官两
广总督的张之洞有《光孝寺菩提树》谓“智药好事人，一枝伴东渡”。瑑瑨类似诗句还有不少。

另一种说法是梵僧真谛三藏所手植。《曹溪大师传》载: “又萧梁末，有真谛三藏，于坛边
种菩提树两株，告众僧曰: ‘好看此树，于后有菩萨僧于此树下演无上乘。’于后能大师于此树
下坐，为众人开东山法门，应真谛三藏记也。”瑑瑩宋赞宁的《唐韶州今华南寺慧能传》也谓: “又
梁末真谛三藏于坛之畔手植菩提树，谓众曰: ‘种此后一百二十年，有开士于其下说无上乘，度
无量众。’”瑒瑠而灯史类稗籍也多持是说。《祖堂集》: “梁末有真谛三藏于坛边种菩提树，云: ‘一
百二十年 ［后］，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说法’”。瑒瑡 《景德传灯录》和 《五灯会元》所记无异，均
说: “又梁末真谛三藏于坛之侧，手植二菩提树，谓众曰: ‘却后一百二十年，有大开士于此树
下演无上乘，度无量众’”。瑒瑢宋契嵩的 《传法正宗记》云: “其坛盖宋时求那跋摩三藏之经始也。

初跋摩记曰: ‘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’。及梁末真谛三藏临其坛，手植二菩提树，亦记之曰:
‘后第四代当有上乘菩萨于此受，其说法度人无量’”。瑒瑣宋志磐的 《佛祖统纪》: “又梁真谛于坛
侧植二菩提树。记云: ‘百二十年后，有大士于此树下说无上道’。及师于此树下大开东山法
门”。瑒瑤而各版本《坛经》均未见有关种植菩提树的记载。

比较两种说法，持智药三藏者，在种植时间上认为是梁天监元年 ( 502) ，种植数量是一株，

树苗来自印度，预言慧能在树下说法是一百七十年后; 持真谛三藏者，在种植时间上是梁末，数

量为二株，未说树苗来自何方，预言慧能在树下说法是一百二十年，与前者相差五十年。

关于菩提树种植者的不同，丁福保在《六祖坛经笺注》中已注意到: “智药三藏，传灯会元
佛祖统纪等，俱作梁真谛。其预志皆曰一百二十年。正宗纪则曰后四代。”瑒瑥从文献所载来看，各
持智药、真谛者相当，然今人的相关著述多认智药，而鲜及真谛。所以如此，宋会群认为与智药
曹溪开山宝林有关: “尽管谶言时间有一百二十年、一百年、后第四代不同说法，但都一致认为
作谶言者是梁末真谛三藏。真谛三藏在古代佛教界被目为 ‘神人’，其 ‘或铺坐具跏趺水上，若
乘舟而济岸; 接对史君而坐其于无汗; 或以荷叶借水而度之; 如斯神异其例甚多。若依此说者，

真谛三藏者即神人也’。如此神人被借来发一谶言，那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故唐宋诸释都借彼之口
来证明惠能受戒时的‘肉身菩萨’之神性。但《六祖大师法宝坛经》为何不遵佛学界一般意见，

而非要梁天监元年的‘智药三藏’来发此谶言呢? 个中原因恐怕与宣扬宝林道场有关。因为真
谛三藏虽神，但其传说与曹溪开山、择卜宝林道场没有关系，而智药三藏却有 ‘尝水卜地’、在
曹溪开山立石宝林的诸种传说。”瑒瑦

窃以为，重要的原因是 《续高僧传》之 《真谛传》中，未见其在光孝寺种菩提树的文字，

多记其译经情况。传云: “谛在梁陈二代，凡二十三载，所出经论记传，六十四部，合二百七十
八卷。余有未译梵书者，并多罗树叶，凡有二百四十箧，若依陈纸翻之，则两万余卷，今见译
讫，止是数箧之文，并在广州制旨王园寺。”瑒瑧如真谛确有在光孝寺种植菩提树和谶言百多年后肉
身菩萨在树下剃度这样的大事，僧传中恐怕不会不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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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个问题，即今光孝寺的菩提树是否一千多年前的那棵菩提树? 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不管

是智药还是真谛当年所植的菩提树在清嘉庆年间被大风刮倒，虽经寺僧精心培护，仍于翌年枯

萎，后从南华寺菩提树嫁接种苗，再重新移植于光孝寺。丁福保在 《六祖坛经笺注》引 《粤东
笔记》云: “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五夜，飓风吹倒。陈中丞大文命工培护。越年枯萎。寺僧乔菴离
相同诣南华接一小枝归，植旧地，今扶疏犹昔。”瑒瑨 《广州府志》卷一百六十三杂录四所记无异:
“菩提树在光孝寺六祖影堂前，宋求那支摩三藏所手植 ( 按: 这里可能把建坛者和植树者混淆
了) 。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五夜飓风吹倒，陈中丞大文命工培护，越年枯萎，寺僧乔菴离相同诣南
华接一小枝归，植旧地，今扶疏犹昔”。瑒瑩 《光孝寺志》在菩提树图旁有文字说明曰: “此菩提树
于大清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五夜被飓风吹倒仆地，即削去树枝用架绞起，树底放谷十担种回，复生

枝叶，后一年枯死了，随时监院僧瑞亲往南华宝林寺取仔枝一株，仍种坛上”。瑓瑠从上记述可知，

菩提树被风吹倒的年月日都具体详尽，似应不争之事。

光孝寺菩提树枯萎后又从南华寺移植重栽旧地，并茂盛如旧，招引骚人墨客的雅兴，不少人

以光孝寺复种菩提树为题赋诗吟唱。如清代刘应麟、温汝进、温丕谟、史善长、张维屏等诗人们
因物而诗，以诗吟物，收诗史互参互证之效。瑓瑡

瘗发塔

光孝寺瘗发塔是供养六祖慧能圣发之塔。丁福保在《六祖坛经笺注》云: “六祖发塔，在广
州光孝寺佛殿后，六祖初剃发时，其徒为藏发于此。盖发塜也。”瑓瑢稽之各灯史、传记、 《坛经》

等文献，只记印宗法师亲为六祖慧能薙发剃度，而未见有建塔瘗发之事。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五灯
会元》: “至正月十五日，会诸名德，为之剃发”。瑓瑣 《祖堂集》: “正月十五日，为行者剃头”。瑓瑤

《指月录》: “正月十五日，印宗会诸名德，为祖剃发”。瑓瑥 《唐韶州今华南寺慧能传》: 印宗 “乃
为其削椎髻于法性寺”。瑓瑦 《曹溪大师传》: “仪凤元年正月十七日，印宗与能大师剃发落。”瑓瑧 《六
祖大师缘起外纪》: “是月十五日，普会四众，为师薙发”。瑓瑨曹溪原本和宗宝本 《坛经》: 印宗
“于是为能薙发，愿事为师”。瑓瑩均无涉瘗发塔，剃发日期，除 《曹溪大师传》记正月十七日，余
均记十五日。

记瘗发塔最详者，当推《光孝寺志》，该志卷三 《古迹志》云: “瘗发塔在菩提树右。唐仪
凤元年四月八日法性寺住持僧法才募众建塔在菩提树之右，为六祖瘗发立碑纪之。塔以石基灰砂
筑成七层，高二丈”。瑔瑠在《艺文志》中，有法才所撰《瘗发塔记》，文曰:

佛祖兴世，信非偶然。昔宋朝求那跋陀三藏建兹戒坛，预谶曰: “后当有肉身菩萨
受戒于此。”梁天监元年，又有梵僧智药三藏航海而至，自西竺持来菩提树一株，植于
戒坛前。立碑云: “吾过后一百七十年，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，度无量众，

真传佛心印之法主也。”今能禅师正月八日抵此，因论风幡语而与宗法师说无上道。宗
踊跃忻庆，昔所未闻，遂诘得法端系。于十五日普会四众，为师祝发。二月八日，集诸
名德，受具足戒。既而于菩提树下，开单传宗旨，一如昔谶。

法才遂募众缘，建兹浮屠，瘗禅师发。一旦落成，八面严洁，腾空七层，端如涌
出。

传欤禅师，法力之厚，弹指即遂。万古嘉猷，巍然不磨。聊叙梗概，以记岁月云。

仪凤元年岁次丙子、吾佛生日，法性寺住持法才谨识瑔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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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曹溪通志》曰: “此碑见存广东省城光孝寺菩提树下，乃唐刻也。”瑔瑢然法才当年所立之碑，

后已损坏断裂，今碑乃明代重刻。寺志云: “按原碑已断裂，明万历四十年寺僧……重为立石，

模刻碑立，有区亦轸绘图，僧通岸记，现植壁间。”瑔瑣清人翁方纲 《粤东金石略》有 《唐光孝寺
菩提树瘗发塔记碑》云: “光孝寺菩提树发塔记。记勒石于仪凤元年丙子，法性寺住持僧法才
立。文载《曹溪志》。志云: ‘此碑见存省城光孝寺菩提树下，乃唐刻也。’然今树下之石，乃明
万历壬子重刻。”今人区广勇、伍庆禄曾补注说: “明碑见存光孝寺碑廊，碑上段刻法性寺 ( 光
孝寺旧名) 讲涅槃经师即印宗及主持法才同立之 《菩提碑》，碑下端刻菩提树图，居士区亦珍
绘。碑高一点五八米，宽零点九米。释通岸撰文。通岸 ( 1566 ～ 1647 ) ，明末南海人。与陈子
壮、黎遂球等重立南园诗社，与诸名士唱酬。钱谦益 《憨山塔铭》说，与憨山德清始终相依的
有通岸、通炯及觉浪道盛等人。”瑔瑤阮元《广东通志·金石略》瑔瑥收录了翁方纲文。

对光孝寺僧瘗六祖发事，后人有赞许，也有批评。杭世骏有 《六祖发塔》诗: “碓坊几栉
沐，剩此发一缕。螺髻埋土中，绀塔卓香字。流为华鬘云，散作曼陀雨。”瑔瑦清光孝寺僧元旻 《六
祖发塔》诗亦云: “菩提树色含苍烟，寻访遗踪礼塔前。中有南能头发在，神光灼烁照林泉。”瑔瑧

均持褒扬和崇仰。而浙江山阴 ( 今绍兴) 人史善长在其 《味根山房诗钞》之 《六祖发塔》诗
言: “佛法色即空，无根亦无窟。生既不留须，死胡乃瘗发。附会固可怜，黑暗却易豁。将遣愚
公移，更令真伽发。”瑔瑨则对此进行批评。

戒坛

光孝寺戒坛，乃六祖慧能大师受戒之所。对此戒坛，有两个问题需考析:

第一，谁是建坛者。从文献所见，建坛者有四种称谓:

一是求那跋陀三藏。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五灯会元》、《指月录》等均曰: “其戒坛，即宋朝求
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。三藏记云: ‘后当有肉身菩萨在此坛受戒。’”瑔瑩法才的 《光孝寺瘗发塔记》

也说: “昔宋朝求那跋陀三藏，建兹戒坛，预谶曰: ‘后当有肉身菩萨受戒于此。’”瑖瑠

二是求那跋摩三藏。《祖堂集》云: “戒坛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置也。尝云: ‘后有肉身
菩萨于此受戒。’”瑖瑡 《曹溪大师传》曰: “戒坛是宋朝求那跋摩三藏所置。当时遥记云: ‘于后当
有罗汉登此坛，有菩萨于此受戒。’”瑖瑢赞宁《唐韶州今华南寺慧能传》说: “所登之坛即南宋朝
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筑也。跋摩已登果位，悬记云: ‘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斯受戒。’”瑖瑣宋契嵩的
《传法正宗记》云: “其坛盖宋时求那跋摩三藏之经始也。初跋摩记曰: ‘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
戒’。”瑖瑤

三是求那跋陀罗三藏。法海的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》谓: “其戒坛，乃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
创建，立碑曰: ‘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。’”瑖瑥

四是求那罗跋陀三藏。持此说者主要是 《光孝寺志》。但该志所记有前后不一致之处，在
《法界志》说: “戒坛一座。刘宋求那跋陀三藏建”。瑖瑦在 《建置志》则谓: “刘宋武帝永初元年，

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飞锡至此，创建戒坛，立制止道场。”瑖瑧而在 《古迹志》中记述最详: “刘宋
武帝永初元年，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至此，见寺中苛子树，指谓人曰: ‘此西方诃梨勒果之林
也，宜曰苛林制止’。遂相度地势，创建戒坛，始立制止道场，立碑预谶曰: ‘后当有肉身菩萨
于此受戒’。至梁永明年间，奉诏于此坛内译《五百本经》、《伽毗利律》。师通达大乘，西方东
土皆称师为摩诃乘者，谓其能游法性海也。故寺又名法性。立坛之后，达摩、慧能相继至此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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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为南宗首善之地。师实基之。”瑖瑨

比较四个名字: 求那跋陀、求那跋摩、求那跋陀罗、求那罗跋陀， ( 1 ) 读音相近，会否是
梵文汉译的些微差异? ( 2) 前两者只是 “陀”、“摩”之别; 后两者只是 “罗”字的位置之差。

所以，这四个称谓是否同一人呢? 丁福保认为: “跋陀罗，梵语，此云功德贤，中天竺人。即求
那跋陀罗三藏也。”瑖瑩丁氏此言所依，乃慧皎 《高僧传》之 “求那跋陀罗”传。罗香林则认为求
那罗跋陀 ( Gunarabhatha ) 为求那跋陀罗 ( Gunabhadra ) 之误。瑘瑠同样援引慧皎 《高僧传》之
“求那跋陀罗”传。杨鹤书则认为“求那罗跋陀”应与“求那跋陀罗”不同，因为两人:

一，来广州的时间不同。求那罗跋陀于宋武帝永初元年 ( 420) 来广州，而求那跋
陀罗于宋文帝元年 ( 435) 到广州，先后差 15 年。

二，在广州的事迹不同。求那罗跋陀曾在广州光孝寺内建立戒坛和毗卢殿，并在广
州译经。而求那跋陀罗，一到广州，即为宋文帝请到首都建业 ( 南京) 去了。后者所
译的佛经都是长江沿岸译的。

三，求那罗跋陀“后事不可查”，而求那跋陀罗，先后到过建业、丹阳、荆州等地
译经……

四，……通晓梵文的黄心川教授，见教我说 “跋陀” ( Bhatha ) 和 “跋陀罗”
( Bhadra) 都是印度高贵种姓，即是两个姓氏。

故我此处提及的两者，显系两个人。瑘瑡

查慧皎《高僧传》，有求那跋摩、求那跋陀罗两人传而无求那跋陀、求那罗跋陀两人传。但
所传两僧中，均无光孝建坛事，在岭南事迹也仅数言。如《宋京师祇洹寺求那跋摩》云: “求那
跋摩，此云功德铠，本刹利种，累世为王，治在罽宾国……元嘉元年……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，

欲向一小国，会值便风，遂至广州……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，于是复敕州郡，令资发下京。路由
始兴，经停岁许。”瑘瑢所以，在广州停留的时间不长。《宋京师中兴寺求那跋陀罗》曰: “求那跋
陀罗，此云功德贤，中天竺人……元嘉十二年至广州，刺史车朗表闻，宋太祖遣信迎接。既至京
都……”，瑘瑣也是广州之过客。所以郭朋说: “佛教传说，南北朝刘宋时，印僧求那跋陀罗 ( 一说
是求那跋摩) 曾于此地建坛授戒 ( 按: 梁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和求那跋摩传里，均未记载此

事，可见这只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) 。”瑘瑤杨鹤书将 “求那罗跋陀”与 “求那跋陀罗”两人作比
较，前者主要依《光孝寺志》，后者主要据《高僧传》，似无可比性。

总的说，梵僧建坛应为不争，何人建坛似有待厘清。

第二，六祖慧能大师在此坛受戒。关于此，各种文献多有记述，只是详略差别而已。

灯史类文献所述较简略，均一笔带过。《景德传灯录》、《五灯会元》、《指月录》等谓: “二
月八日，就法性寺智光律师受满分戒”。瑘瑥 《祖堂集》曰: “二月八日，于法性寺请智光律师授
戒”。瑘瑦赞宁《唐韶州今华南寺慧能传》说: “智光律师边受满分戒”。瑘瑧法才的《光孝寺瘗发塔记》

言: “二月八日，集诸名德，受具足戒”。瑘瑨这些记述有共同之处，就是慧能受戒的日子是二月八
日 ( 也是慧能生日) ，授戒者为智光律师。

然而，对出家人而言，受戒乃重要之事，应按佛教的仪规进行，尤其是慧能已为第六代祖

师，其受戒应是当时轰动教界之大事，其仪式必是隆重而庄严。所以，有些文献较详细记述了当
时参与仪式的主要人员。法海的 《六祖大师缘起外纪》云: “二月八日，集诸名德，授具足戒。

西京智光律师为授戒师，苏州慧静律师为羯磨，荆州通应律师为教授，中天耆多罗律师为说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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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国蜜多三藏为证戒。”瑘瑩 《曹溪大师传》也谓: “二月八日，于法性寺……能大师受戒，和尚西
京总持寺智光律师，羯磨阇梨苏州灵光寺惠静律师，教授阇梨荆州天皇寺道应律师。后时，三师
皆于能大师所学道，终于曹溪。其证戒大德，一是中天耆多罗律师，二是密多三藏。此二大德，

皆是罗汉，博达三藏，善中边言。印宗法师请为尊证也”。瑝瑠然查 《光孝寺志》，却仅记梵僧建坛
及六祖授戒事，未及上述文献所记之详。

洗钵泉

一般认为光孝寺之洗钵泉，乃初祖达摩所为。《光孝寺志·古迹志》之 《洗钵泉》云: “洗
钵泉在仪门内东廊。梁武帝普通八年，达磨初祖至寺，广州刺史萧昂表闻，帝遣使迎至金陵，与
语不契，遂渡江北，寓止嵩山少林寺。今大殿东南角大井，初祖住此所穿也。”瑝瑡

然圆德禅师却置疑此说，认为 “洗钵泉”应为六祖所为，附之达摩乃传闻之误。其 《四泉
辨》云: “寺中之井以数十计，著名者四，达磨井为初祖所凿固然矣; 而洗钵泉亦附会初祖，窃
恐未然。考初祖始至华林，移居光孝即为萧昂表闻，召对金陵，在寺未久，穿一井以资日汲亦已
足矣，何复劳人动众而洗钵之为耶? 且我法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昏暮水火率由叩门，虽我佛亦

随众作务，然自丛林法立，则托钵者自有专司，初祖固未遑及此也。然则洗钵之事，乃六祖所为
耳。盍六祖初来，韬光敛彩，执役供众，犹然黄梅槽厂踏碓之时，则托钵洗钵时复不免。迨后风
幡契悟，据坐升堂，而此井得以洗钵名彰，与初祖所穿之泉同为圣迹。后人不复分别，概以归之
初祖，则传闻之讹矣。观于道人之铭有云: ‘卓彼老禅，待我而喻’，亦似为六祖而发。”瑝瑢

圆德禅师，乃乾隆年间光孝寺住持，乾隆本 《光孝寺志》校修者，不仅道行高峻，且琴韵
悠扬，时硕儒仕宦，多与之往还，常驻寺听其抚琴。如乾隆十七年进士、曾督学广东的河北大兴
人翁方纲有《乙酉腊月望后一日听圆德禅师琴二首》，其一曰: “梁时古树倚前轩，尚厌萧萧落
叶烦。客对金徽如有问，僧依竹几本无言。觉生定识荆和璞，解瑟翻推释道源。弦指两忘方是
偈，后今且莫说风幡。”瑝瑣余者不赘。

所以，圆德之疑似有一定道理，若其言不虚，则洗钵泉乃六祖所为，应为六祖迹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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